
美
國
和
墨
西
哥
有
幾
千
公
里
長
的
邊
境
線
，
每
天
，
都
有
來
自
墨
西
哥
的
非
法
越
境

者
，
穿
越
邊
境
，
進
入
美
國
。

為
了
防
堵
這
些
偷
渡
者
，
美
國
政
府
在
邊
境
線
部
署
大
量
軍
警
日
夜
執
勤
，
同
時
，

美
國
一
些
民
間
組
織
也
成
立
了
巡
邏
隊
，
手
持
長
槍
、
坐
在
凳
子
上
等
着
對
付
非
法
移

民
。

就
當
很
多
美
國
人
在
邊
境
忙
着
阻
擋
偷
渡
者
時
，
一
個
名
叫
胡
佛
的
美
國
人
卻
在
邊

境
地
區
豎
起
了
藍
色
旗
幟
，
為
那
些
﹁招
人
恨
的
非
法
移
民
﹂
建
了
若
干
供
水
站
，
原
來

，
越
境
者
偷
越
邊
境
線
進
入
美
國
國
境
後
，
呈
現
他
們
面
前
的
是
浩

瀚
的
亞
利
桑
那
大
沙
漠
。
而
一
個
人
要
想
成
功
穿
越
這
片
沙
漠
，
至

少
需
要
三
十
六
升
飲
用
水
。
但
偷
渡
者
們
在
倉
皇
越
境
時
根
本
不
會

考
慮
到
水
的
問
題
。
於
是
，
很
多
人
因
為
淡
水
準
備
不
足
，
承
受
不

了
高
溫
的
煎
熬
而
渴
死
在
沙
漠
裡
，
雖
然
有
少
數
人
靠
吮
吸
仙
人
掌

的
汁
液
僥
倖
存
活
下
來
，
也
會
因
為
極
度
脫
水
，
而
患
上
腎
衰
竭
等

疾
病
。
從
上
個
世
紀
九
十
年
代
至
今
，
已
經
有
超
過
三
千
名
偷
渡
者

渴
死
在
這
片
沙
漠
裡
。

然
而
危
險
並
不
能
阻
止
越
境
者
的
腳
步
，
為
了
圓
自
己
的
﹁美

國
夢
﹂
，
每
天
，
仍
有
很
多
人
走
進
這
片
死
亡
之

域
。

有
一
次
，
胡
佛
開
車
經
過
這
片
沙
漠
時
，
碰

到
了
一
對
奄
奄
一
息
的
母
子
，
她
們
越
境
進
入
沙

漠
時
，
只
帶
了
一
瓶
水
，
乾
渴
面
前
，
這
位
母
親

讓
兒
子
喝
下
了
那
瓶
水
，
而
自
己
卻
永
遠
倒
在
了

沙
漠
裡
。
這
一
幕
深
深
震
撼
了
胡
佛
，
為
了
不
讓

更
多
越
境
者
渴
死
在
偷
渡
的
路
上
，
胡
佛
在
沙
漠

裡
建
起
了
一
個
水
站
網
。
從
此
，
胡
佛
每
天
都
開
着
裝
滿
水
的
卡
車

行
駛
在
廣
袤
無
邊
的
沙
漠
中
，
給
每
個
水
站
的
大
水
桶
儲
滿
水
，
以

備
偷
渡
者
的
救
命
之
需
。
與
此
時
同
，
胡
佛
還
繪
製
了
這
片
沙
漠
的

地
圖
，
將
每
一
個
水
站
的
位
置
、
美
國
邊
境
檢
查
站
的
燈
塔
以
及
經

常
發
生
意
外
的
危
險
地
段
都
清
楚
地
標
註
在
地
圖
上
。
而
這
份
地
圖

上
，
還
標
了
一
句
很
醒
目
的
警
告
文
字
﹁別
這
麼
幹
，
沒
有
水
，
會

要
了
你
的
命
！
﹂
這
份
地
圖
被
散
發
到
了
墨
西
哥
和
其
他
中
美
洲
國

家
。

胡
佛
的
做
法
，
引
起
很
多
美
國
人
的
批
評
，
他
們
認
為
沙
漠
裡

的
水
站
直
接
幫
助
了
那
些
非
法
移
民
，
並
且
是
對
有
此
企
圖
的
外
國
人
的
一
種
鼓
勵
，
更

何
況
這
些
穿
越
邊
界
者
中
也
許
就
夾
雜
着
恐
怖
分
子
，
對
美
國
國
家
安
全
構
成
了
威
脅
。

而
胡
佛
散
發
地
圖
更
是
一
種
煽
動
，
是
對
犯
罪
行
為
的
教
唆
和
支
持
。

面
對
這
些
攻
擊
和
責
罵
，
胡
佛
卻
很
平
靜
，
他
在
一
家
電
台
節
目
中
說
：
﹁作
為
一

個
美
國
人
，
我
也
恨
那
些
偷
渡
者
，
我
也
希
望
他
們
能
待
在
自
己
的
國
家
。
但
是
，
恨
和

尊
重
是
兩
回
事
，
偷
渡
者
也
是
人
，
從
人
道
上
講
，
我
有
義
務
盡
自
己
的
的
力
量
，
來
尊

重
他
們
活
着
的
權
利
。
﹂

遊
了
蘇
州
，
必
遊
無
錫
。
因
為
蘇
州
與
無
錫
太
近
了
，
因
為
無
錫
的
太
湖
太
美

了
。

但
從
蘇
州
到
無
錫
，
我
頗
費
了
一
番
周
折
，
因
為
一
路
上
路
牌
指
示
不
明
。
我

連
連
開
錯
路
，
到
了
傍
晚
六
點
多
了
，
天
下
起
大
雨
，
車
子
卻
開
到
了
一
條
斷
頭
路

上
，
好
不
容
易
倒
出
來
，
問
一
個
在
路
邊
支
着
篷
子
賣
茶
葉
蛋
的
老
漢
。
老
漢
聽
說

我
要
去
無
錫
，
而
我
把
車
開
到
了
這
裡
，
感
到
非
常
的
莫
名
其
妙
。

於
是
，
我
學
乖
了
，
只
要
一
遇
上
路
口
，
我
馬
上
停
車
問
路
。
還
好
，
從
蘇
州

到
無
錫
，
整
條
省
道
兩
邊
都
是
工
廠
林
立
，
中
間
還
夾
雜
着
民
居
，
這
對
我
問
路
提

供
了
很
大
的
便
利
。

終
於
在
晚
上
八
時
到
了
無
錫
，
這
是
一
個
類
似
於
杭
州
的
城
市
，
街
面
非
常
精

緻
，
商
業
繁
榮
，
飲
食
也
與
杭
州
相
近
，
不
像
蘇
州
那
樣
給
人

一
種
甜
酥
酥
的
感
覺
。

第
二
天
早
晨
從
城
區
驅
車
去
太
湖
景
區
，
一
路
上
都
是
寬

闊
的
大
道
，
兩
邊
是
綠
綠
的
行
道
和
樹
草
坪
，
非
常
大
氣
。
到

了
太
湖
景
區
，
門
票
並
不
貴
，
一
百
多
元
錢
，
驅
車
進
入
後
，

煙
波
浩
蕩
的
太
湖
撲
面
而
來
，
那
真
是
絕
美
之
極
。

我
說
看
了
太
湖
，
再
看
杭
州
的
西
湖
，
那
西
湖
像
是
個
水

塘
了
。
身
為
杭
州
人
，
我
一
直
對
西
湖
情
有
獨
鍾
，
但
站
在
太

湖
面
前
，
我
有
一
種
自
慚
形
穢
的
感
覺
。
太
湖
水
很
清
，
有
小

魚
在
淺
水
區
嬉
水
。
導
遊
說
，
現
在
是
一
年
當
中
最
清
的
時
候

，
如
果
天
氣
再
炎
熱
一
些
，
可
能
會
像
去
年
一
樣
爆
發
藍
藻
。

但
我
沿
着
太
湖
走
，
絲
毫
不
見
這
太
湖
水
有
問
題
，
水
是

清
清
的
，
沙
灘
是
黃
黃
的
，
讓
人
感
覺
像
是
到
了
大
海
邊
。
但

太
湖
在
生
態
專
家
眼
裡
的
確
已
是
一
個
﹁病
人
﹂
，
太
湖
水
已

呈
富
營
養
化
狀
態
，
雖
然
它
的
病
態
沒
有
顯
現
出
來
，
但
在
某

個
時
候
，
病
兆
會
突
然
爆
發
。

在
太
湖
景
區
，
我
整
整
遊
了
一
天
，

有
點
樂
不
思
蜀
。

回
到
杭
州
半
月
後
，
媒
體
上
大
爆
太

湖
提
前
爆
發
藍
藻
，
無
錫
今
夏
飲
水
堪
憂

，
我
極
為
詫
異
，
這
太
湖
的
病
兆
發
作
了

。
在
網
上
看
了
不
少
資
料
，
突
然
發
現
這

太
湖
幾
乎
成
了
環
太
湖
地
區
工
廠
的
污
水

儲
存
池
，
我
為
太
湖
的
處
境
悲
哀
起
來
，

如
此
大
量
的
污
水
排
入
太
湖
，
即
便
太
湖
有
大
海
一
樣
的
容
量

，
也
無
法
包
容
如
此
巨
量
的
污
物
。

想
起
此
次
出
行
，
我
從
杭
州
出
發
，
經
湖
州
、
嘉
興
、
吳

中
、
蘇
州
、
無
錫
，
幾
乎
是
繞
着
太
湖
開
了
一
圈
，
這
一
路
上

我
見
到
的
都
是
一
排
排
的
廠
房
，
特
別
是
蘇
州
到
無
錫
這
一
帶

，
國
道
兩
邊
幾
乎
看
不
到
田
野
。
如
此
巨
量
的
製
造
業
盤
踞

在
太
湖
周
邊
，
而
要
讓
這
些
工
廠
不
干
擾
太
湖
，
這
哪
裡
能

做
到
？在

當
地
官
方
網
站
上
，
我
看
到
了
﹁環
太
湖
經
濟
圈
﹂
這

個
概
念
，
他
們
認
為
﹁環
太
湖
經
濟
圈
﹂
將
成
為
與
﹁珠
三
角

經
濟
圈
﹂
、
﹁長
三
角
經
濟
圈
﹂
一
樣
的
財
富
圈
。
而
我
擔
心

的
是
，
一
旦
環
太
湖
地
區
繼
續
擴
大
這
樣
的
污
染
環
境
的
製
造

業
，
太
湖
將
永
遠
失
去
它
的
秀
麗
風
采
。

在
無
錫
一
論
壇
上
，
我
看
到
市
民
在
熱
烈
討
論
太
湖
裡
的

藍
藻
，
以
及
他
們
今
年
夏
天
還
能
不
能
喝
到
乾
淨
的
飲
用
水
。

其
中
有
位
網
友
在
感
嘆
，
說
太
湖
因
災
難
而
生
，
也
因
災
難
而

死
。

這
要
涉
及
到
太
湖
的
形
成
。
現
在
太
湖
的
形
成
主
要
有
兩
種
觀
點
佔
主
導
，
一

是
隕
石
衝
擊
坑
說
，
認
為
距
今
五
千
萬
年
前
，
一
顆
巨
大
的
隕
石
北
東
側
方
向
撞
擊

地
面
，
造
成
相
當
於
一
千
萬
顆
廣
島
原
子
彈
爆
炸
的
巨
大
衝
擊
，
留
下
了
二
千
三
百

多
平
方
公
里
的
隕
石
坑
，
即
現
在
的
太
湖
。
另
一
種
則
是
生
態
破
壞
說
，
認
為
太
湖

原
是
一
個
大
的
海
灣
，
因
為
氣
候
變
化
引
起
的
洪
澇
災
害
導
致
泥
沙
沉
積
，
此
外
由

於
人
類
圍
墾
，
引
起
河
道
宣
泄
不
暢
，
最
終
形
成
了
現
在
的
太
湖
。
不
論
是
何
種
觀

點
，
太
湖
似
乎
都
與
災
難
沾
邊
。
而
現
在
的
太
湖
，
又
將
面
對
一
場
來
勢
汹
汹
的
生

態
災
難
，
這
場
災
難
，
決
定
着
太
湖
的
生
死
。

難
道
太
湖
真
的
是
生
於
災
難
，
死
於
災
難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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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蘇
祟
明
人
龔
冰
廬
（
一
九
○
八
至
一
九
五
五
）
原
名
龔
持
平

，
是
創
造
社
後
期
的
重
要
人
物
。
他
原
是
山
東
某
礦
坑
的
公
職
人
員

，
一
九
二
七
年
初
登
文
壇
，
在
《
洪
水
》
上
發
表
了
以
礦
工
為
題
材

的
處
女
小
說
《
炭
礦
裡
的
炸
彈
》
，
之
後
源
源
不
絕
的
寫
了
一
系
列

以
礦
工
作
主
題
的
作
品
，
並
結
集
出
版
了
短
篇
小
說
集
《
炭
礦
夫
》

和
中
篇
小
說
《
黎
明
之
前
》
（
上
海
創
造
社
，
一
九
二
八
）
。

《
炭
礦
夫
》
（
上
海
現
代
書
局
，
一
九
二
九
）
含
《
炭
礦
夫
》

、
《
裁
判
》
和
《
礦
山
祭
》
三
個
短
篇
，
全
以
礦
工
的
生
活
作
主
題
，
宋
彬
玉
和
張
傲
卉

合
著
的
《
創
造
社
十
六
家
評
傳
》
（
重
慶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八
）
中
，
對
龔
冰
廬
有
頗
高

的
評
價
，
認
為
他
的
小
說
是
創
造
社
﹁普
羅
小
說
﹂
中
優
秀
的
傑
作
，
說
他
能
﹁集
中
筆

力
寫
他
比
較
熟
悉
的
礦
山
生
活
和
處
於
社
會
最
底
層
的
勞
動
者
，
通
過
這
一
部
分
人
群
的

描
寫
反
映
了
舊
中
國
最
悲
慘
的
人
生
和
最
殘
酷
的
階
級
壓
迫
。
﹂
（
頁
三
九
一
）

作
為
書
名
的
《
炭
礦
夫
》
分
成
三
章
，
通
過
工
人
陳
阿
根
一
家
老
少
三
代
的
生
與
死

，
來
反
映
煤
礦
工
人
與
大
自
然
及
資
本
家
的
生
死
鬥
爭
，
最
後
全
體
礦
工
隨
着
礦
坑
的
爆

炸
埋
在
地
底
，
予
人
無
限
同
情
！

龔
冰
廬
和
讀
者
們
都
很
喜
歡
《
炭
礦
夫
》
，
我
藏
的
這
冊
是
一
九
三
三
年
版
，
版
權

頁
上
有
污
點
蓋
過
了
版
次
，
也
不
知
是
第
幾
版
了
？

現在這個世界的確和過去不一樣，千里
萬里以外的人之間可以海闊天空地神侃，只
有一牆之隔的鄰居卻可以老死不相往來。兩
個人不見面，交談的方式可以有好多種；兩
個人面對面，想要聽到發自肺腑的聲音，有
時竟成了一種奢求。普通人如是，被什麼光

環裹着的人體會可能更深。
記得作家余秋雨寫過一篇叫 「三十年的重量」的散文，說他有

一次收到一位湖北的一位初中女生來信。她在一本《優秀作文選》
上看到一篇余的作文。那是他在三十年前作中學生時寫的。她為尋
覓知音的激情驅使，把他當成了一個同時代的中學生，寫信建議他
們之間每個月交換一篇作文，特別是交換那種 「老師不喜歡自己卻
喜歡的作文」。

余秋雨很小心地回了信，他很珍惜這個難得的聆聽心聲的機會
。但好事難成，由於那位女學生的父母都是中學語文老師，謎底很
快被揭曉。之後，余秋雨收到的信的開頭便是 「尊敬的教授……」
信中的文詞除了拘謹外還有一種雕飾感，余猜測 「一定是她父母幫
着修改過的」。兩個人 「交換作文」的計劃當然沒有實現，余秋雨
終於沒有收穫期待中的友誼。

五月汶川大地震後，溫家寶總理去綿陽災區探望和慰問老百姓
。當他見到了還差八天就滿百歲的陳佳珍老人時，溫家寶雙手合什
向老人家提前祝壽，並俯身坐在床前貼着老人的臉大聲說，祝您健
康長壽。你猜老人的反應是什麼？她握着溫總理的手說： 「你要努
力工作啊。」面對殷殷的囑咐，溫家寶的回答是： 「聽您的話，我
會努力工作的。」一個長者，一個後生，心與心的交流，溫馨而嚴
肅，現場馬上引起了共鳴，人群中爆出爽朗的笑聲。幾句簡單的對
話，在人們的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。那爽朗的笑聲是欣喜，是
讚揚，也是祈願。

把
盞
時
光
欲
倒
流

何
文
匯
出
生
在
一
個
開
明
、
殷
實
的
小
康
之
家
，
父

母
給
他
提
供
了
很
好
的
生
活
、
學
習
環
境
，
為
他
請
來
了

中
文
家
庭
教
師
，
優
質
的
家
庭
學
習
支
援
，
為
他
日
後
成

為
優
秀
的
學
者
打
下
良
好
的
基
礎
。

他
自
小
就
愛
上
了
文
學
。
十
三
、
四
歲
便
開
始
讀
吳

承
恩
的
《
西
遊
記
》
，
立
即
被
書
中
的
古
典
詩
詞
所
吸
引

，
於
是
找
來
關
於
詩
詞
格
律
的
書
籍
，
邊
看
邊
揣
摩
，
嘗
試
着
寫
起
詩
來
。
待

他
看
完
羅
貫
中
的
《
三
國
演
義
》
，
便
與
古
典
文
學
結
下
了
不
解
之
緣
。
施
耐

庵
的
《
水
滸
傳
》
也
是
他
所
鍾
愛
的
。
他
自
小
博
聞
強
記
，
《
水
滸
傳
》
中
一

百
零
八
條
好
漢
的
名
字
、
別
號
，
皆
能
倒
背
如
流
。

中
國
古
代
的
初
等
教
育
是
私
塾
，
縱
觀
中
國
史
料
記
載
中
的
名
人
學
者
，

無
不
擁
有
豐
厚
的
家
學
。
早
期
優
秀
的
啟
蒙
教
育
，
對
培
養
學
人
尤
為
重
要
。

何
文
匯
初
上
小
學
，
便
進
了
嶺
南
中
學
（
小
學
部
）
。
這
間
以
嶺
南
文
化
為
主

流
的
學
校
兼
收
並
蓄
了
嶺
南
文
化
的
特
點
：
將
本
土
的
百
越
文
化
、
南
遷
的
中

原
文
化
、
舶
來
的
域
外
文
化
融
為
一
體
，
創
立
開
明
之
風
。
為
何
文
匯
將
來
成

為
香
港
學
界
的
名
人
，
打
下
了
堅
實
的
基
礎
。

學
繼
霸
儒
等
游
夏

來
自
內
地
的
一
批
學
者
，
打
從
上
世
紀
五
、
六
十
年
代
起
，
通
過
﹁學
海

書
樓
﹂
在
香
港
大
會
堂
舉
辦
的
講
座
傳
播
中
國
文
化
。
有
一
天
，
當
時
還
是
預

科
生
的
何
文
匯
，
路
經
大
會
堂
，
這
裡
的
九
樓
正
舉
辦
﹁學
海
書
樓
﹂
的
國
學

講
座
。
﹁學
海
書
樓
﹂
是
由
曾
為
晚
清
翰
林
學
士
的
賴
際
熙
太
史
，
於
一
九
二

三
年
創
辦
的
。
他
是
國
學
專
家
，
辛
亥
革
命
後
移
居
香
港
，
曾
在
香
港
大
學
中

文
學
院
任
教
。
畢
生
致
力
於
弘
揚
中
國
國
粹
，
聚
書
授
學
。
﹁學
海
書
樓
﹂
的

國
學
古
籍
有
一
千
九
百
餘
種
，
共
三
萬
四
千
六
百
多
冊
。
現
藏
於
香
港
中
央
圖

書
館
九
樓
﹁參
考
圖
書
館
﹂
。

何
文
匯
停
了
下
來
，
被
講
者
動
聽
的
話
語
，
深
深
地
吸
引
住
了
。
於
是
他

走
了
進
去
。
聽
了
陳
湛
銓
教
授
的
傳
統
中
國
文
化
講
座
。
這
一
聽
便
是
六
個
酷

暑
寒
冬
，
每
星
期
六
、
日
風
雨
無
阻
。
這
位
在
香
港
弘
揚
了
數
十
年
中
國
文
化

的
學
者
自
稱
﹁霸
儒
﹂
。
而
他
也
確
曾
寫
過
一
首
《
霸
儒
》
七
律
，
有
序
為
證

：
﹁余
以
為
在
今
日
橫
流
中
，
如
出
周
程
張
朱
之
醇
儒
，
實
不
足
以
興
絕
學
。

要
弘
吾
道
，
都
須
霸
儒
，
蓋
遏
惡
戡
姦
，
似
非
天
地
溫
厚
之
仁
氣
所
能
勝
也
。

﹂
陳
湛
銓
的
入
室
弟
子
不
少
，
何
文
匯
在
《
香
港
詩
情
》
—
—
何
乃
文
、
洪
肇

平
、
何
文
匯
酬
唱
錄
裡
，
稱
何
乃
文
、
洪
肇
平
兩
位
師
兄
為
子
游
、
子
夏
。
也

許
是
上
天
的
刻
意
安
排
，
賜
給
他
的
第
一
位
開
蒙
老
師
，
便
是
陳
湛
銓
。
隨
後

的
是
另
一
位
國
學
專
家
羅

烈
教
授
—
—
何
文
匯
就
讀
香
港
大
學
哲
學
碩
士
學

位
時
的
導
師
。
兩
位
恩
師
在
香
港
學
界
鼎
鼎
大
名
，
都
是
頗
負
時
譽
的
詞
學
專

家
。
何
文
匯
師
承
他
們
傳
授
的
學
問
，
繼
承
了
他
們
的
衣
鉢
，
發
揚
光
大
。
一

九
九
九
年
八
月
，
上
海
漢
語
大
詞
典
出
版
社
出
版
了
何
文
匯
的
《
詩
詞
四
論
》

，
奠
定
了
他
在
香
港
古
典
詩
詞
研
究
領
域
的
地
位
，
香
港
詞
學
界
後
繼
有
人
！

肯
令
國
故
墮
空
無
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何
文
匯
出
任
﹁新
市
鎮
文
化
教
育
協
會
﹂
會
長
。
便
開
始

構
思
了
﹁全
港
學
界
律
詩
創
作
比
賽
﹂
。
在
香
港
這
個
商
業
大
都
市
，
推
廣
律

詩
創
作
，
近
乎
天
方
夜
譚
。
但
何
文
匯
深
知
推
動
古
典
詩
詞
創
作
深
遠
意
義
，

藉
以
弘
揚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。
他
的
文
化
理
念
，
得
到
了
香
港
商
務
印
書
館
的
支

持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夏
天
，
﹁新
市
鎮
文
化
教
育
協
會
﹂
和
香
港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
聯
合
舉
行
了
第
一
屆
﹁全
港
學
界
律
詩
創
作
比
賽
﹂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在
區
域
市
政
局
支
持
下
，
何
文
匯
聯
同
香
港
公
共
圖
書
館
總

館
長
吳
懷
德
一
起
籌
劃
了
﹁全
港
詩
詞
創
作
比
賽
﹂
。
比
賽
單
年
賦
律
詩
，
雙

年
填
詞
。
﹁全
港
詩
詞
創
作
比
賽
﹂
與
﹁全
港
學
界
律
詩
創
作
比
賽
﹂
遙
相
呼

應
，
相
映
成
輝
。
迄
今
﹁全
港
詩
詞
創
作
比
賽
﹂
已
經
舉
辦
至
第
十
八
屆
。
每

年
的
詩
詞
比
賽
，
都
要
從
數
以
百
計
的
作
品
中
，
篩
選
出
得
獎
作
品
，
繁
瑣
、

辛
勞
，
其
中
苦
況
，
從
何
文
匯
早
生
的
白
髮
中
，
便
知
一
、
二
，
但
他
甘
之
如

飴
。

一
九
九
五
年
，
在
﹁全
港
學
界
律
詩
創
作
比
賽
﹂
、
﹁全
港
詩
詞
創
作
比

賽
﹂
兩
項
古
典
詩
詞
比
賽
舉
辦
合
共
十
次
之
際
，
何
文
匯
把
作
者
們
的
近
二
百

首
獲
獎
詩
詞
，
結
集
出
版
《
香
港
詩
詞
拔
萃
》
。
二
○
○
七
年
，
他
統
籌
編
輯

出
版
了
香
港
百
多
年
來
搜
集
到
的
一
百
九
十
七
家
詩
人
的
佳
作
，
名
為
《
香
港

名
家
近
體
詩
選
》
，
填
補
了
香
港
詩
詞
文
學
無
專
集
的
空
白
。

素
推
正
學
先
平
仄

何
文
匯
曾
經
這
樣
說
過
：
﹁由
於
粵
音
和
中
古
音
的
強
烈
對
應
關
係
，
因

此
用
粵
音
讀
古
人
的
近
體
詩
，
仍
然
鏗
鏘
可
誦
，
平
仄
無
誤
。
在
保
存
中
國
傳

統
文
化
和
欣
賞
中
國
古
典
文
學
方
面
，
粵
音
承
擔
了
重
要
的
使
命
。
﹂
正
是
基

於
這
一
獨
特
而
深
刻
的
認
識
，
何
文
匯
在
香
港
推
廣
了
﹁正
音
正
讀
﹂
運
動
。

針
對
香
港
粵
語
讀
音
水
平
每
況
愈
下
的
情
況
，
他
先
後
寫
成
了
《
粵
音
平
仄
入

門
》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、
《
粵
語
正
音
示
例
》
（
一
九
八
九
）
、
《
粵
音
教
學
紀

事
》
（
一
九
九
五
）
、
《
粵
音
正
讀
字
彙
》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、
《
粵
音
自
學
提

綱
》
（
二
○
○
一
）
、
《
粵
讀
》
（
二
○
○
七
）
等
書
籍
。

如
果
粵
語
讀
音
不
準
，
就
無
法
誦
讀
古
詩
，
詩
詞
創
作
將
失
傳
。
如
果
僅

僅
在
學
界
推
廣
正
音
正
讀
，
就
會
出
現
學
界
、
民
間
雙
重
標
準
。
眾
所
周
知
，

語
言
的
藝
術
，
是
民
間
婦
孺
皆
知
的
藝
術
，
民
間
是
它
的
土
壤
，
粵
音
正
讀
只

有
植
根
民
間
，
才
有
其
生
命
力
。
儘
管
坊
間
褒
貶
不
一
，
何
文
匯
仍
然
我
行
我

素
，
堅
持
不
懈
。
他
說
：
﹁既
然
我
有
機
會
，
我
就
要
把
正
音
正
讀
推
廣
出
去

，
讓
它
廣
為
人
知
。
﹂

要
興
文
業
須
攘
袂

何
文
匯
現
在
是
大
學
教
育
資
助
委
員
會
質
素
保
證
局
成
員
；
又
曾
任
香
港

學
術
評
審
局
和
課
程
發
展
委
員
會
成
員
，
對
香
港
教
育
界
貢
獻
良
多
，
是
一
位

出
色
的
教
育
家
。

何
文
匯
擔
任
過
八
年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教
務
長
，
針
對
香
港
大
學
生
的
中
英

語
文
水
平
，
他
指
出
：
﹁基
礎
的
語
文
訓
練
應
該
是
在
中
、
小
學
的
時
候
打
穩

的
，
但
香
港
的
情
況
特
殊
，
上
了
大
學
還
要
加
強
基
礎
的
語
文
訓
練
。
﹂
﹁拼

音
是
語
文
的
基
礎
，
對
讀
、
寫
、
聽
、
說
能
力
幫
助
很
大
。
同
學
懂
得
拼
音
，

能
方
便
日
後
自
學
。
﹂

面
對
香
港
大
街
小
巷
錯
別
字
比
比
皆
是
的
現
象
，
何
文
匯
二
○
○
六
年
秋

天
協
助
無
線
電
視
台
製
作
了
《
最
緊
要
正
字
》
節
目
。
要
興
香
港
的
文
章
大
業

，
就
要
從
正
字
開
始
。
標
準
的
語
言
文
字
，
對
發
揚
民
族
文
明
尤
為
重
要
，
書

寫
民
族
文
明
史
的
工
具
就
是
語
言
文
字
。
由
於
香
港
曾
長
期
被
外
族
管
治
，
母

語
水
平
不
如
人
意
，
作
為
有
民
族
意
識
的
學
者
，
何
文
匯
在
這
個
時
候
挺
身
而

出
。

獨
立
樓
頭
樹
影
斜

何
乃
文
教
授
在
《
贈
文
匯
宗
兄
次
髯
翁
韻
》
的
詩
裡
，
對
何
文
匯
這
樣
稱

頌
道
：發

揮
平
仄
世
無
儔
，
廣
韻
功
夫
第
一
流
。

博
士
主
持
風
雅
事
，
大
聲
能
撼
海
天
秋
。

歲
月
不
知
不
覺
走
過
了
六
十
一
個
春
、
夏
、
秋
、
冬
，
何
文
匯
已
經
滿
頭

鶴
髮
。
當
年
那
個
風
流
倜
儻
的
才
子
，
已
成
為
一
個
智
者
。
香
江
文
化
薪
火
的

傳
送
，
﹁全
港
詩
詞
創
作
比
賽
﹂
這
個
浩
大
的
工
程
，
已
經
進
行
到
第
十
八
屆

了
。
綜
觀
他
六
十
一
載
的
生
涯
，
書
籍
和
學
問
將
他
塑
造
成
優
秀
的
學
人
。

﹁粵
讀
行
遠
﹂
承
繼
了
悠
遠
的
文
化
脈
絡
，
鬢
髮
皆
白
終
不
悔
，
何
人
能
及
！

一
九
七
七
年
何
文
匯
為
香
港
話
劇
團
執
筆
，
將
莎
士
比
亞
的
劇
作
《
哈
姆

雷
特
》
改
編
成
以
中
國
五
代
十
國
為
背
景
的
話
劇
《
王
子
復
仇
記
》
。
該
劇
文

句
洗
練
、
精
湛
，
在
香
港
開
闢
了
改
編
外
國
戲
劇
﹁洋
為
中
用
﹂
之
先
河
。
何

教
授
優
美
的
書
法
，
頗
具
古
風
；
填
詞
作
曲
，
信
手
拈
來
，
由
他
填
詞
的
《
天

涯
知
己
》
、
《
好
春
光
》
、
《
美
好
未
來
》
等
歌
曲
近
年
來
已
在
內
地
流
行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，
香
港
電
台
邀
請
何
文
匯
製
作
了
《
百
載
爐
峰
》
節
目
，
探

討
香
港
文
化
演
變
，
歷
史
發
展
。
電
視
頻
道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至
一
九
八
四
年
間

，
播
出
兩
輯
共
二
十
六
集
。
其
中
的
一
集
《
香
港
研
究
史
》
，
從
炮
台
遺
址
上

發
現
的
一
個
奧
秘
，
提
出
了
﹁香
港
歷
史
可
上
溯
至
史
前
﹂
的
驚
人
之
說
。
香

港
電
台
二
○
○
一
、
二
○
○
二
年
製
作
了
第
三
、
四
輯
合
共
十
六
集
。
二
○
○

三
年
還
製
作
了
英
語
版
，
也
是
由
何
文
匯
主
持
。

何
文
匯
帶
領
觀
眾
，
走
遍
了
香
港
的
山
川
河
流
、
大
街
小
巷
。
他
是
香
港

著
名
的
掌
故
專
家
。
他
熱
愛
自
己
的
家
園
。
當
年
他
遠
赴
英
國
倫
敦
大
學
求
學

，
執
教
於
美
國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，
但
最
後
還
是
回
到
了
香
港
。
香
江
的
夕
照
樹

影
、
廣
廈
無
垠
、
深
海
碧
波
、
山
巒
餘
暉
吸
引
着
他
。
他
眷
戀
這
片
土
地
，
為

此
吟
唱
，
寫
下
了
不
少
名
句
，
像
這
首
次
韻
詩
：
﹁獨
立
樓
頭
樹
影
斜
，
歸
巢

百
鳥
足
諠
譁
。
下
臨
廣
宇
千
尋
海
，
北
望
群
山
幾
縷
霞
。
人
我
輸
贏
空
自
剝
，

乾
坤
消
息
信
無
差
。
閑
情
又
動
哦
詩
興
，
益
覺
花
間
有
八
叉
。
﹂

莊
子
在
《
至
樂
篇
》
裡
講
：
﹁褚
小
者
不
可
以
懷
大
。
﹂
可
是
彈
丸
之
地

的
香
港
，
且
不
說
這
裡
的
學
者
學
貫
中
西
，
西
方
文
化
從
小
就
耳
熟
能
詳
，
就

是
在
博
古
通
今
方
面
，
也
獲
得
了
華
夏
文
化
的
真
傳
。
這
裡
沒
有
內
地
﹁文
化

大
革
命
﹂
時
期
破
四
舊
的
文
化
斷
裂
，
是
儒
家
文
化
和
道
家
文
化
保
存
得
最
完

整
的
地
方
。
何
文
匯
教
學
工
作
的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，
是
當
今
世
界
華
夏
文
化
史

料
保
存
得
最
完
善
的
地
方
。
生
於
斯
，
長
於
斯
的
香
港
真
正
學
者
，
咸
以
傳
承

中
國
文
化
為
自
己
的
使
命
和
志
向
。
香
港
成
就
了
何
文
匯
這
樣
傑
出
的
學
人
，

何
文
匯
也
給
香
港
文
化
增
添
了
異
彩
！

吃
橄
欖
要
吃
到
吐
掉
的
時

候
才
知
道
它
是
什
麼
味
道
，
而
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我
們
也
信
奉

﹁路
遙
知
馬
力
，
日
久
見
人
心

﹂
，
更
有
甚
者
，
許
多
事
物
，

﹁只
有
當
失
去
時
才
知
道
其
美

好
﹂
。
人
們
為
這
種
現
象
下
的

註
腳
是
：
過
程
，
即
是
人
生
的
真
正
意
義
。

為
什
麼
人
們
總
要
為
自
己
的
成
長
付
出
代
價
，

而
這
些
代
價
往
往
以
我
們
生
命
中
最
寶
貴
的
時
光
為

基
底
。
是
否
有
一
天
，
我
們
可
以
不
用
為
自
己
的
過

錯
而
哭
泣
，
因
為
它
已
經
在
認
識
的
過
程
中
被
消
解

了
。
是
否
有
一
天
，
我
們
不
用
在
親
人
的
墳
前
悲
戚

，
因
為
當
他
們
活
着
的
時
候
已
經
享
盡
了
我
們
所
給

予
的
一
切
。

也
許
，
這
需
要
我
們
的
認
識
能
力
像
一
面
清
澈

的
鏡
子
一
樣
，
恍
然
一
下
就
把
所
有
的
細
節
都
照
了

進
來
。
千
年
前
有
一
位
智
者
把
這
種
沒
有
阻
礙
的
智

慧
稱
為
﹁大
圓
鏡
﹂
智
。
說
得
真
是
貼
切
，
人
心
如

鏡
，
則
不
需
要
經
歷
太
多
的
過
程
就
可
以
體
會
出
一

件
事
情
的
真
假
對
錯
。
這
種
智
慧
不
但
應
當
具
有
廣

度
，
能
照
見
人
生
的
事
態
，
更
應
當
具
有
穿
透
的
深

度
，
能
照
見
人
性
的
美
醜
。
如
若
人
人
都
能
擁
有
這

種
智
慧
，
則
人
間
必
將
是
光
明
遍
布
的
王
國
。

可
重
要
的
是
：
我
們
將
如
何
獲
得
這
種
智
慧

呢
？

佛
家
有
﹁止
觀
﹂
，
儒
家
要
﹁致
良
知
﹂
。
譬

如
我
們
都
有
一
些
常
識
作
為
基
礎
：
不
能
殺
人
，
不

能
騙
人
等
等
。
於
是
把
這
些
基
本
原
則
貫
徹
到
人
生

中
所
接
觸
到
的
每
一
件
事
情
裡
去
，
就
會
事
事
圓
融

事
事
無
礙
，
這
就
是
儒
家
經
典
《
大
學
》
裡
大
略
提

到
的
意
思
。

可
是
這
一
切
方
法
都
太
過
玄
虛
，
太
過
複
雜
。

與
現
代
人
所
要
求
的
精
簡
原
則
相
去
甚
遠
。
我
們
要

尋
求
一
種
當
下
就
能
操
作
的
方
式
。

我
在
靜
默
中
，
遍
觀
知
識
，
發
現
唯
有
﹁誠
﹂

字
方
能
擔
當
如
此
重
任
。

我
不
想
再
為
它
設
多
少
必
要
性
論
證
，
只
要
看

看
、
再
看
看
當
今
誠
信
缺
失
的
現
狀
，
即
可
知
﹁誠

﹂
的
至
關
重
要
性
。
在
谷
歌
上
輸
入
﹁誠
信
缺
失
﹂

，
搜
出
來
的
結
果
有
三
十
七
萬
二
千
條
，
輸
入
﹁騙

﹂
結
果
有
三
千
零
二
十
萬
條
，
無
數
的
文
章
在
呼
籲

建
立
﹁誠
信
機
制
﹂
，
無
數
的
帖
子
在
揭
露
﹁常
見

行
騙
招
數
﹂
，
輸
入
﹁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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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結
果
有
二
百

四
十
四
萬
條
。
這
些
數
字
也
許
能
告
訴
我
們
，
為
什

麼
我
們
要
在
認
識
上
花
費
更
多
的
成
本
了
。

原
來
並
不
是
我
們
不
具
有
智
慧
，
而
是
智
慧
被

用
在
了
邪
道
上
。
騙
者
日
眾
而
致
使
信
任
日
微
，
於

是
人
們
寧
肯
花
費
更
多
的
時
間
精
力
在
認
識
上
而
不

是
一
開
始
就
信
任
對
方
。
即
使
我
們
具
有
孔
丘
佛
陀

般
的
智
慧
，
於
當
今
時
勢
又
有
何
益
？

我
們
沒
法
為
一
個
十
三
億
人
口
的
社
會
設
計
一

套
可
以
達
到
全
體
誠
信
的
機
制
，
但
是
在
個
人
的
生

活
過
程
中
，
生
活
經
歷
中
，
卻
可
以
盡
最
大
努
力
實

踐
一
個
﹁誠
﹂
的
原
則
。
我
妻
子
在
她
的
導
師
面
前

總
是
戰
戰
兢
兢
，
生
怕
說
錯
了
話
。
每
次
去
見
導
師

都
要
準
備
很
長
時
間
。
看
她
太
辛
苦
，
我
就
跟
她
說

：
導
師
都
七
十
歲
的
人
了
，
什
麼
世
面
沒
見
過
，
過

的
橋
比
我
們
走
的
路
還
長
呢
，
與
其
如
此
準
備
，
不

若
坦
坦
白
白
，
知
道
的
就
說
一
點
，
不
知
道
的
就
乾

脆
說
不
懂
。
她
將
信
將
疑
地
照
着
我
說
的
去
試
了
一

次
，
發
現
非
常
成
功
，
原
來
坦
白
還
有
如
許
大
的
好

處
。
其
實
人
生
中
的
事
情
就
這
樣
簡
單
，
在
這
個
崇

尚
﹁包
裝
﹂
、
﹁傳
播
﹂
的
時
代
，
形
形
色
色
的
花

花
綠
綠
大
家
看
得
夠
多
了
，
再
怎
麼
裝
飾
也
難
掩
本

真
。
不
若
坦
誠
相
見
、
敞
懷
相
談
，
人
世
間
少
了
幾

分
複
雜
，
多
了
一
點
真
純
，
大
家
可
以
有
更
多
的
精

力
來
過
好
各
自
為
數
不
是
太
多
的
日
子
。

龔
冰
廬
的
《
炭
礦
夫
》

許
定
銘

恨也不妨尊重 動 感

減
少
認
識
美
的
成
本

高
靖
生

學
人
何
文
匯

王

瑩

心的交流 言止善

致
力
於
中
華
文
化
傳
承
的
學
者
何
文
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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